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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具有改造成本低、调峰灵活、运行安全等特点，是双碳形势下火电机

组减少碳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的应

用非常有限。 为进一步发挥生物质等清洁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中的作用，同时利

用燃煤机组灵活可调度的优势，详细调研了我国生物质资源现状、燃煤机组和生物质的耦合方式、国
内外典型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项目的运行情况。 指出我国生物质尤其是农林废弃物存在较大资

源浪费，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得到大规模应用，国内目前尚未应用

于大型机组。 梳理了燃煤机组直燃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稳定低成本的生

物质原料供应和加工流程尚未形成、高比例掺烧缺乏成熟技术、受热面沾污腐蚀问题亟待解决、掺烧

时生物质发电量的计量尚未形成标准等。 为提高大型燃煤机组灵活性、降低 ＣＯ２排放量，未来需在以

下几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在电厂周边或边际土地上种植某些能源作物保证生物质原料的相对单一性

和稳定性，避免原料性质变化太大对机组运行的影响；发展高比例生物质耦合发电技术，保证煤与生

物质掺混比例灵活可调；探索更先进的生物质发电计量方式，以此确定生物质掺烧合理的补贴及运营

方式，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可复制、可传播的生物质发电循环经济链；按照掺烧比例由低到高开展

工程示范项目，并探索生物质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在火力发电厂中的应用，逐步将火电机组从原料

减碳过渡到原料脱碳直至烟气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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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ｗ ｔｏ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ｆｉｒｉｎｇ；ＣＯ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ｒｇｅ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ｕｎｉｔｓ；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引　 　 言

伴随着能源消耗总量以及电力在能源消耗中占

比日益提高，生态保护日趋严格，双碳目标迫在眉睫，
燃煤电厂作为我国主要碳排放源，仅依靠提高效率和

降低能耗已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发展低碳发电技术。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燃煤机组总装机约 １０． ８１ 亿

ｋＷ［１］，资产总量达 １０ 多万亿元，大多数机组服役时

间较短，从资源利用角度来说，燃煤机组应积极发挥

在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世界上其他国

家能源转型经验表明，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部分

煤炭发电是切实降低化石能源碳排放的关键技术

之一［２］。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ＩＲＥＮＡ）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可

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显示［３］，大多数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成本已接近或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使
得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成为可能。 其

中，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可用于火电燃料的可再生

能源，具有绿色、低碳、清洁等特点，分布广，来源广

泛，且燃烧产生 ＳＯ２和 ＮＯｘ较少［４］。 同时，生物质发

电受限于原料价格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其成本为煤

电的 １．５～２．０ 倍［３，５］。 生物质发电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远高于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且能深度参与电

力市场调峰，在未来能源构成中占据重要作用。
对于电厂来说，利用生物质发电主要有以下 ３

种方式［６］：① 基于炉排炉、粉状炉或流化床燃烧系

统，建造新的生物质发电厂，存在发电成本较高、运
营依赖补贴、不能很好解决燃烧效率低、碱金属造成

的灰渣沾污等问题；② 在大型燃煤锅炉中以某种方

式掺烧一定比例的生物质；③ 将现有燃煤锅炉转变

为纯燃生物质。
综合能源供应安全、发电效率以及发电成本等多

方面因素，在目前大规模燃煤机组基础上掺烧生物

质，是近 ３０ ａ 内能源转型过程中最现实可行的发展

策略［７］。 生物质掺烧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快速

增加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的比例，显著减少碳排放；
还可以借助煤稀释生物质燃料中碱金属和氯含量，避
免生物质纯燃带来的一系列腐蚀结焦问题［８］。 现有

技术与碳捕捉和封存（ＣＣＳ）技术相结合，有望实现零

碳甚至负碳排放，是大规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

中国 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的有效方法之一［９－１０］。
截至目前，生物质掺烧技术的应用非常有限，主要

原因既包括政策制定、产业链建立的管理问题，也包括

生物质掺烧系统推广应用少、技术成熟度低等技术挑

战。 为此，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综述，系统分析我国

生物质资源现状、燃煤机组和生物质的耦合方式、国内

外典型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项目的运行情况，总
结了燃煤机组耦合农林生物质发电面临的问题，并提

出建议，以加速推进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的发展。

１　 我国生物质资源类型及特点

《３０６０ 零碳生物质发展潜力蓝皮书》 ［１１］ 显示，
目前我国生物质资源年产量 ３４．９４ 亿 ｔ，作为能源利

用的开发潜力为 ４．６ 亿 ｔ 标准煤。 我国生物质资源

以动物粪便、秸秆和林业剩余物、生活垃圾为主，还
包括少量污水污泥和废弃油脂，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生活垃圾主要通过焚烧、热解、气化、生产沼气等方

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年利用量约 ４６％。 动物粪便主

要用于沼气发酵和生产肥料饲料，废弃油脂则可用

于生产生物柴油。 秸秆和林业剩余物的能源化利用

主要包括直燃和厌氧发酵，但目前我国秸秆燃料化

利用量仅为 １０％，林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量尚不足

３％，存在较大资源浪费。
由于多年农、林作物及废弃物在自然分解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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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生物质资源量和能源化利用量现状［１１］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１］

生甲烷等气体，其温室效应约为 ＣＯ２ 的 ２０ 倍［１２］，推
进农林生物质的能源化利用不仅可实现低碳发展，
也可大力推动我国城乡各类有机废物无害化、减量

化和资源化处理。 据估计，到 ２０６０ 年，各类生物质

资源化利用的碳减排能力将接近 ２１ 亿 ｔ，其中生物

质发电路径下结合碳捕集技术的减排能力将达

９ 亿 ｔ［１１］。 　
农林生物质燃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与煤差异显

著，具体见表 １。 与煤相比，生物质的挥发分 ／固定

碳比例更高，灰分相对较低，但碱金属含量显著高于

煤，此外，生物质还普遍具有高水分、高氯含量

（０．１％～１．５％）等特点［１４］。 上述差异使得生物质在

热解、 着 火 和 燃 烧 阶 段 的 特 点 与 煤 有 显 著 区

别［１４－１７］：① 与煤相比，生物质的热解温度和着火温

度更低，因此生物质热解和燃点都会提前，且生物质

挥发分很高，挥发分燃烧的热量贡献比显著增加，导
致生物质火焰更接近燃烧器；② 生物质单位质量热

值低，氧含量高，燃烧后火焰温度较低，同时由于生

物质颗粒粒径普遍大于煤颗粒，因此生物质易出现

残碳量偏高的问题，需要针对其特点充分考虑燃烧

组织；③ 生物质灰分相对低，但其中含有更多的碱

和碱土金属，易造成炉内腐蚀、沾污和结渣现象。

表 １　 生物质和煤的物理化学性质比较［１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１３］

项目
密度 ／

（ｋｇ·ｍ－３）
粒径 ／ ｍｍ Ｖｄ ／ ％ Ｃｄ ／ ％ Ｏｄ ／ ％ Ｓｔ，ｄ ／ ％

ｗ（ＳｉＯ２）

（灰渣中） ／ ％

ｗ（Ｋ２Ｏ）

（灰渣中） ／ ％
可磨性

Ｑｎｅｔ，ｄ ／

（ＭＪ·ｋｇ－１）

生物质 ～５００ ～３．０ ７０～８０ ４２～５４ ３５～４５ ≤０．５ ２３～４９ ４～４８ 低 １４～２１

煤　 　 ～ １ ３００ ～０．１ １０～４０ ６５～８５ ２～１５ ０．５～７．５ ４０～６０ ２～６ 高 ２３～２８

　 　 我国生物质燃料以农作物秸秆为主，其与木质颗

粒燃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存在差异，导致对燃料制备、
燃烧技术、工艺参数的要求也不同。 相较而言，木质

颗粒燃料具有热值高、灰分低、含水率低、腐蚀性元素

含量低、易大规模加工、燃烧后不易结渣等特点［１８］。
当燃煤发电机组耦合少量生物质时（＜１０％），大量煤

可减轻生物质燃烧带来的积灰结渣问题，因此适合掺

烧的生物质种类较多，也可燃用较高灰分、高碱金属

含量和低熔点的生物质，如秸秆。 当生物质耦合比例

较高时，大规模掺烧更适合采用具有较低灰分、较高

熔点的生物质，如木质颗粒［６］。

２　 耦合方式及其对机组的影响

２ １　 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

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发电通常有 ３ 种技术路

线：直燃耦合、间接耦合和并联耦合［１９－２０］。 其中直

燃耦合技术与煤燃烧技术最接近，成本最低，是电厂

的首选［１９］。 生物质和煤可以按照以下 ５ 种方案进

行直燃耦合［２０］，如图 ２ 所示。 方案 １ 是生物质送入

备用磨煤机中碾磨后输送到已有煤粉燃烧器。 方案

２ 是生物质与煤在煤场或电厂预混，在已有磨煤机

中进行混合燃料的碾磨、送粉。 通常，在不进行重大

设备改造的情况下，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可实现最高

１０％的耦合。 由于生物质和煤的可磨性不同，磨煤

机很难将生物质磨制为与煤粉相同的粒径，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可能会对原制粉系统的出力产生影响。

图 ２　 大型煤粉炉直燃耦合生物质发电方案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Ｃ ｂｏｉｌｅｒ

方案 ３ 和方案 ４ 是生物质燃料先经过专用的生

物质锤磨机，然后喷入煤粉管道中或直接喷入煤粉

燃烧器中；方案 ５ 是配置专门的生物质锤磨机和送

粉系统，并在锅炉中安装专门的燃烧器，此方法可避

免方案 ３ 和方案 ４ 可能产生的生物质燃料堵塞煤粉

输送管道的问题。 后 ３ 种方案需要改造的设备较

多，成本相应增加，但混烧比例可达 ２０％甚至更高，
原料适应性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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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耦合需要增加生物质气化设备和燃气喷口，
即生物质燃料先通过循环流化床气化炉或热解气化炉

产生气体燃料，然后将燃气喷入锅炉中燃烧，可以避免

生物质直燃面临的沾污和腐蚀问题，有望成为生物质

利用的重要技术。 相关研究表明，由于生物质气热值

较低，以较大比例掺烧时，会引起锅炉热效率降低［２１］。

并联耦合需要在燃煤锅炉附近建造一个完全独

立的生物质燃烧锅炉，其产生的蒸气和燃煤产生的

蒸气一同送入汽轮机中发电，这种技术易实施补贴，
但独立的生物质燃烧锅炉热效率低，且运营成本最

高，使用较少，以丹麦 Ａｖｅｄｏｒｅ 电厂为代表。 各种方

案的技术特点及优缺点比较见表 ２。
表 ２　 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不同工艺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项目

生物质直燃耦合

方案 １
（备用磨煤机和管道）

方案 ２
（共磨工艺）

方案 ３
（共管工艺）

方案 ４
（独立喷燃煤粉燃烧器）

方案 ５
（独立喷燃专用燃烧器）

工艺流程 　 利用锅炉备用给煤

机、磨煤机、管道实现

生物质的磨制、输送

　 成型的生物质在煤场

与煤预混，在磨煤机中

与煤共同制粉后送至燃

烧器燃烧

　 生物质单独破碎后，
送入煤粉的送粉管道

中，混合后进入燃烧器

燃烧

　 生物质经独立设置的

粉碎机后，喷入燃烧器

中燃烧

　 生物质由专用粉碎

机粉碎，喷入主燃烧

区的 专 用 燃 烧 器 中

燃烧

改造范围 　 增加储料场，锅炉

无改造，对锅炉主辅

设备无影响

　 增加储料场，锅炉无

改造，对锅炉主辅设备

无影响

　 增加生物质磨以及输

送管道，改造较小，对机

组影响较小

　 增加生物质磨以及输

送管道，改造较小，对于

机组影响较小

　 增加生物质磨、输

送管道以及专用燃烧

器，改造较大

掺烧量 　 掺 混 比 例 ５％ ～
１０％，受限于磨煤机

出力

　 掺混比例 ５％ ～ １０％，
受限于生物质自燃及磨

煤机出力

　 掺混比例最高可达

２０％， 受 限 于 生 物 质

自燃

　 掺混比例可达 ２０％甚

至更高

　 掺混比例可达 ２０％
甚至更高

投资成本 低 低 略高 略高 最高

项目 生物质间接耦合 并联耦合

工艺流程 生物质在气化炉中气化产生燃气，送入锅炉专用燃烧器中燃烧 　 生物质在专门的生物质燃烧锅炉中产生蒸气，
与燃煤产生蒸气一同推动汽轮机发电

改造范围 添加独立气化炉，燃煤锅炉布置专用燃烧器 添加独立生物质燃烧锅炉以及汽轮机进汽管道

掺烧量　 掺混比例 ３％左右 理论上最高 １００％

投资成本 新增设备多、成本较高 成本最高

　 　 循环流化床（ＣＦＢ）锅炉因其燃料粒径范围大，
原料适应性广，在中低温（８５０～ ９００ ℃）下也可以维

持稳定燃烧，被认为是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最可

行的技术之一［８，２２－２３］。 目前，我国 １００ ＭＷ 以上ＣＦＢ 锅

炉有 ４００ 多台，在役循环流化床机组为８８ ２６０ ＭＷ，其
中超临界机组达 １８ ０２０ ＭＷ［２４］。 生物质基本不需

要粉碎，破碎后经气力输送可直接送入炉内直燃，无
需较大改造，成本低廉。 借助 ＣＦＢ 锅炉良好的燃尽

性能，灰烬可充分燃烧并回收利用，如还田还林，在
实现生物质燃料高效燃烧的同时增加环境效益。 针

对生物质引起受热面腐蚀的问题，可适当降低炉膛

燃烧温度，使烟气温度低于生物质灰熔融温度。
２ ２　 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对机组的影响

由于生物质单位体积热值低、含氧量高，原燃煤

锅炉掺烧生物质后，会造成燃料体积及烟气量变化，
进而影响燃料输运储存处理、燃烧以及受热面安全，
影响程度随掺混比例提升而逐渐增大。 典型生物质

替换标煤及动力用煤时，对燃料体积和烟气量造成

的影响如图 ３ 所示。 可见无论是木质成型颗粒、干
燥后的秸秆、散料或未干燥的生物质，单位热量所需

燃料体积均显著高于典型动力煤。 烘焙或干燥后的

木制成型颗粒和秸秆，单位热量产生的烟气量略高

于动力煤，而对于自然干燥的散料或未经干燥的生

物质，其烟气量显著高于动力煤。

图 ３　 生物质替代单位热值动力煤燃料体积及烟气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Ｆｕｅ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ｈｅ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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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成型生物质颗粒与普通动力煤相差

较小，因而对锅炉本体的改造量较小。 在相同热值

下，干燥预处理后的生物质散料（秸秆）的燃料体积

量是标煤的 ４ 倍以上，这意味着若以大比例掺烧生

物质秸秆，会增加燃料的粉碎和输运系统负担；若采

用简单干燥或未干燥的原始生物质，不仅单位热值

体积进一步增大，且锅炉烟气量也显著上升，会影响

燃煤机组燃烧组织及受热面吸热匹配特性，限制了

该类燃料的耦合比例。 整体来说，采用原始收集的

生物质散料直接掺混燃烧方式并不适用于主力机组

煤粉锅炉开展大比例掺烧。 为提高掺烧比例，需要

对生物质燃料进行必要的干燥及预破碎 ／成型化

处理。
已有研究表明，燃煤机组（煤粉炉或 ＣＦＢ 锅炉）

直燃耦合生物质时，会降低煤的着火温度、燃尽温度

以及活化能，改善低阶煤的燃烧性能［７，２５］，这主要与

煤和生物质耦合燃烧时，快速升温引发的协同效应

有关。 生物质普遍具有较高的碱、碱土金属含量

（ＡＡＥＭｓ）和含氢有机物。 挥发性无机 ＡＡＥＭｓ 在生

物质脱挥发分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促进碳氢化合物

金属络合物的形成，促进煤炭热解，这种效应称为

“催化协同效应”。 生物质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先

热解产生 Ｈ２和·Ｈ、·ＯＨ、·ＣＨ３等富氢活性自由

基，与煤热解产生的自由基结合，促进煤炭热解，这
种效应称为“非催化协同效应”。 早期主要通过实

验室规模的煤和生物质共热解过程研究协同效应，
采用热重分析法研究掺烧对热重曲线的影响，根据

共热解的热重曲线能否通过单独热解的曲线线性加

和来判断共热解过程中有无发生协同效应，结论尚

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掺混比例、生物质类型和升温

速率是煤和生物质耦合燃烧时是否发生协同效应的

关键影响因素。 在工业规模的燃煤锅炉炉膛内的燃

烧条件下，生物质燃料粒径（０．５ ～ １．０ ｍｍ）、进料位

置等因素对协同效应的影响以及哪种协同效应占主

导需通过试验或 ＣＦＤ 模拟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可
确定最佳原料组成和耦合比例以增强协同作用，从
而改善整体的燃烧性能［２６－２８］。

根据试验结果和 ＣＦＤ 模拟，发现生物质直燃耦

合时，掺烧比例较低（约 １０％）对锅炉的烟气量、烟
温以及锅炉效率影响不大［７］，与单烧煤炭时的工况

相比，当掺烧比例提高至 ２０％及以上时，燃烧器附

近温度降低［２９］，而炉膛出口烟温和排烟温度升

高［３０］，燃烧器附近的 ＣＯ 浓度升高，具体影响与燃

料、炉膛内受热面的布置以及燃烧器位置等因素有

关。 尤其是生物质气化耦合时，由于烟气量增加，使

对流受热面换热增强，受热面出口温度和减温水量

随掺烧比例增加而大幅提高，当掺烧比例为 ３０％时

已不能保证锅炉的安全运行［３１］。
污染物排放性能研究表明，掺烧比例为 ６％ ～

２０％时，随着生物质掺混量增加，ＮＯｘ和 ＳＯ２排放量

降低［２９］。 ＮＯｘ降低可能有 ２ 方面原因：① 掺烧生物

质后炉膛温度降低，可抑制部分热力型 ＮＯｘ生成；
② 生物质挥发分较高且氮元素主要以氨基形式存

在，当生物质在上层燃烧器口送入炉膛还原区，热解

过程产生大量 ＣＨｉ和 ＮＨｉ基团，通过再燃和热力脱

硝，可将煤粉产生的 ＮＯｘ还原为 ＨＣＮ 和 Ｎ２
［１４］。 ＳＯ２

排放量降低可能是被生物质中富含碱金属的底灰和

飞灰颗粒所捕获。
生物质灰（尤其是农林生物质灰）中丰富的无

机成分（Ｋ、Ｎａ、Ｓ、Ｃｌ、Ｐ、Ｃａ、Ｍｇ、Ｆｅ、Ｓｉ）能降低灰熔

融温度，大比例掺烧会引起沾污结渣问题，微量元素

如 Ｐｂ、Ｃｄ 和 Ｈｇ 还会释放有毒物质［３２］。 生物质中

碱金属与硅、硫相结合，在氯的协同作用下会影响锅

炉运行，如加剧受热面的沾污和腐蚀、影响热传导过

程、缩短设备使用寿命等［１４，３３］。 由于生物质中富含

的碱金属会破坏催化剂表面酸性位，随着掺烧比增

加会造成 ＳＣＲ 催化剂失活率增加［２２，３４］。 掺烧比例

较低时，由于大量煤稀释元素，对 ＮＯｘ影响不大。 当

掺烧高比例或全烧生物质时，可向锅炉中添加粉煤

灰以降低催化剂失活率［２２，３５］。

３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在国内外发电机组
中的应用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报告中公布了一些国

家截至 ２０１６ 年时为发展生物质耦合发电所采取的

措施和经验论证，尤其是北欧国家［６］。 结果表明，
生物质耦合发电技术风险完全可控，且发电效率较

高。 在有利政策的加持下，对燃煤机组实现高达

１００％燃烧生物质燃料完全可行。 关于国内外燃煤

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的进展及存在问题，已有学者

进行了较详细的综述［６，８，３６－３８］，以下将介绍部分应用

情况。
３ １　 国外典型生物质耦合发电机组应用情况

由于生物质直燃耦合发电具有建设成本低、发
电效率高、运行维护成本低、规模大等多优点，目前

欧洲一些国家已普遍采用此技术实施不同比例的生

物质掺烧。 欧洲大型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

大多采用直燃耦合的方式，原料以木质颗粒燃料为

主，形式以热电联产为主，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

时满足地区供暖需求。 其中芬兰是流化床锅炉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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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技术的代表，已基本完成从煤到生物质

燃料的转换。 英国一直坚持大型燃煤电厂直燃耦合

路线并不断提高耦合比例，目前有 １３ 座容量超过

１ ０００ ＭＷ 的大型燃煤火电厂完成生物质混烧发电，
并计划于 ２０２５ 年全部淘汰煤电。 英国最大的火电

厂 Ｄｒａｘ 于 ２００８ 年启动电厂生物质混烧改造工程，

经过几轮试验，目前 ６ 台 ６６０ ＭＷ 锅炉均实现 １００％
燃烧生物质，并计划联合生物质碳捕集储存技术

（ＢＥＣＣＳ）进行深度碳减排。 亚洲国家中，日本目前

有 １２ 家燃煤电厂实施木质类生物质掺烧，掺烧热量

２％～３％。 各国典型的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机组情

况见表 ３，其技术路线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表 ３　 国外典型生物质耦合发电机组应用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电厂 时间 机组容量 耦合方式 生物质燃料 热量混燃比 ／ ％ 特点

荷兰 Ｍａａｓｖｌａｋｔｅ ２０１９ 年 　 １ １００ ＭＷ
超超临界

直燃耦合 　 污水污泥为主，木
屑颗粒

１５～３０ 　 在单独锤磨机中粉碎，送入煤粉管道同

时燃烧，同时设置 ＣＯ２捕集装置实现深度

减排

荷兰 Ｅｐｏｎ［８］ １９９４ 年 ６００ ＭＷ 直燃耦合 木屑颗粒 ４．５～１５．０ 采用生物质专用粉碎机和燃烧器，改造大

芬兰 Ｋｙｍｉｊａｒｖｉ［３９］ １９９８ 年 ２４ ＭＷ ＢＦＢ 间接耦合 　 木质生物质、垃圾

回收燃料

１５～３０ 常压空气气化，ＦＷ ＣＦＢ 气化器

芬兰 Ｖａｓｋｉｌｕｏｔｏ ２０１４ 年 ５６０ ＭＷ ＢＦＢ 间接耦合 木质生物质 ２５ 　 常压空气气化， Ｖａｌｍｅｔ ＣＦＢ 气化器，
８００～９００℃

英国 Ｔｉｂｕｒｙ ２００４ 年 ７５０ ＭＷ ＰＣ 直燃耦合 棕榈壳为主 １００ 采用生物质锤磨机和专用燃烧器

英国 Ｆｉｄｄｌｅｓ Ｆｅｒｒｙ ２００５ 年 ４×５００ ＭＷ ＰＣ 直燃耦合 　 橄榄壳、成型木质

颗粒

２０ 采用生物质锤磨机和专用燃烧器

英国 Ｄｒａｘ［４０］ ２０１８ 年 ４×６６０ ＭＷ ＰＣ 直燃耦合 林木，木材 １００ 采用生物质锤磨机，与煤共用燃烧器

丹麦 Ｓｔｕｄｓｔｒｕｐ ２０１６ 年 １５０ ＭＷ 直燃耦合 木颗粒 ２０ 采用生物质锤磨机，专用燃烧器

丹麦 Ａｖｅｄｏｒｅ［６］ ２０１６ 年 ２×４３０ ＭＷ 并联耦合 木屑颗粒和秸秆 １００ 采用独立的生物质气化炉和燃烧炉

３ ２　 国内典型燃煤耦合农林生物质发电应用情况

近年来，随着碳减排目标的提出，国内尝试对煤

粉炉掺烧生物质（直接耦合）和生物质气化耦合发

电（间接耦合），一些典型的生物质耦合项目见表 ４。
表 ４　 国内典型生物质耦合发电机组应用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电厂 年份
机组

容量 ／ ＭＷ
耦合

方式

生物质

燃料

热量

混燃比 ／ ％
特点

十里泉发电厂 ２００５ 年 １４０ 直燃耦合 麦秆、玉米杆 ５～８ 　 采用丹麦 ＢＷＥ 公司独立喷燃系统，独立的粉

碎机和秸秆燃烧器；实行燃煤标杆上网电价

国电宝鸡二电 ２０１０ 年 ３００ 　 ＰＣ， 直燃

耦合

　 秸秆、成型生

物质

６～２１ 　 采用备用 Ｆ 层燃烧系统，包括磨煤机和燃烧

器；因成本问题，于 ２０１６ 年停止运行

长源荆门电厂 ２０１６ 年 ６４０ 间接耦合 稻壳、秸秆 １．７ 　 采用生物质 ＣＦＢ 气化装置；由于获得生物质直

燃电厂同等电价，运营良好

大唐长山热电 ２０１８ 年 ６００ 间接耦合 玉米秸秆为主 ３ 　 采用 ＣＦＢ 微正压气化炉，产生燃气在锅炉的燃

气燃烧器中燃烧

华电襄阳电厂 ２０１８ 年 ６００ 间接耦合 农业秸秆 １．８ 采用 ＣＦＢ 负压气化炉系统，运行良好

　 华能山东日照电

厂（在建）
２０２１ 年 ６８０ 直燃耦合 秸秆 ５ 　 采用给料耦合燃烧系统，先制粉处理，再通过

稀力气相输送进入煤粉管道

较典型的有山东十里泉电厂、宝鸡二电和荆门

电厂［４１－４２］，主要原料为农作物废弃物。 其中，十里

泉电厂是国内首个开展煤粉和秸秆耦合发电的示范

项目。 运行初期由于秸秆原料价格较低，掺烧效益

良好，后期受秸秆价格飙升以及生物质补贴政策取

消的影响，项目停止运行。 国电宝鸡二电在不增加

电厂设备的基础上，利用 Ｆ 层备用磨煤机和燃烧器

实现生物质掺烧，由于成本原因，该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

停止运行。 与国外生物质耦合技术相比，我国生物

质耦合发电技术存在以下特点：① 燃用生物质以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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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等草本生物质为主，对生物质直燃的掺混比例提

出挑战；② 我国生物质利用装置整体呈小而散的特

点，单台机组的规模通常在 １００ ＭＷ 以下［２３］，生物

质利用效率较低，分布地区分散，在大型燃煤电站锅

炉上应用较少。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各类生物质发电总装机

２ ９５２ 万 ｋＷ，位居世界第一，但农林生物质发电累

计装机仅 １ ３３０ 万 ｋＷ，不及垃圾焚烧发电装机

量［４３］。 后续我国燃煤耦合农林生物质发电能否顺

利实施，仍受限于能否获得合理的生物质发电上网

电价。

４　 生物质直燃耦合的挑战

４ １　 政策及运营管理挑战

国外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普遍采用单一高品质

原料，由发电厂建立运输网络以及专门的储运和处

理厂，已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的生产供

应链。
而我国生物质由于农林废弃物分布较分散，收

集和储运困难，造成生物质资源不稳定、生物质价格

波动大，直接制约燃煤耦合生物质的规模化发展。
与此同时，生物质原料价格易受工厂哄抬而飙升。
由于农林生物质原料成本约占总运行成本的 ６０％ ～
６５％［４４］，成本攀升后可能出现亏损。 以上特点决定

了生物质利用较高的政策敏感性，如果国家政策未

及时落地或发生变动，将导致生物质掺烧电厂难以

长期运行，国内大容量机组掺烧生物质运行状况无

法进一步发展。
因此，如何在国内形成一套经济性的可复制、可

传播的生物质原料加工流程和模式，建立优化的生

物质供应产业链，落实合理的生物质利用补贴政策，
是促进生物质高比例耦合发电的关键环节。 同时应

注重各场景下的生物质供应链优化研究；加大对先

进低成本的生物质加工技术的研发投入；可采用热

电联产［４５］、生产土壤修复剂对生物质灰渣进行资源

化利用［４６－４７］等多种方式，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环保效

益，以摆脱对政策的过度依赖。 政策上应该加大力

度支持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与纯燃生物质享受同样

的上网电价，积极构建“生物质—发电—肥料还田”
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鼓励开发利用边际土地资源种

植速生林等，促进其在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更

大作用［４８］。 此外，研究表明，发展速生草本或木本

等能源作物的成本可控制在 ３００ 元 ／ ｔ，每平方千米

干物质产量 ７００～ ７ ５００ ｔ ／ ａ（标煤） ［４９－５０］，有望解决

生物质丰度不足、来源不稳定、运输成本高等难题，

为此，需要对电厂附近种植速生草本 ／木本生物质的

可行性开展技术经济研究，为探索未来生物质掺烧

的可行路径提供依据［１０］。
４ ２　 高比例掺混的技术挑战

除生物质供应链缺失、生物质利用政策难以落

实外，由于生物质自身的特性，对高效率、高比例掺

混生物质技术仍存在一定挑战。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

循环流化床技术可实现高比例掺烧生物质燃料，但
由于我国主力电站机组仍以煤粉炉为主，且煤粉炉

发电效率更高，因此必须发展先进的煤粉炉高比例

掺混生物质技术。 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技术挑战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生物质与煤混烧特性需要更多基础研究。

目前国内外利用小型试验装置对固体生物质常规条

件下的掺烧、 热解、 燃烧特性已开展了深入研

究［５１－５５］，但试验条件与实际工况中煤粉和生物质混

合情况仍有较大差异，如试验台多为管式炉、落管炉

等，炉内是静止或层流热气流下的燃烧环境，无法反

映实际燃烧器周围的湍流及热烟气流动掺混特征，
难以研究生物质颗粒与煤粉燃烧行为的差异。 因

此，需在更接近实际燃烧工况的层面进行高比例混

燃研究［５６］。 针对生物质直燃对燃煤锅炉运行的影

响，还有待深入开展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５７－５８］，可
借助数值模拟方法研究生物质燃料的成分、热值、粒
径和形状、炉内喷射位置、富氧条件等因素对大容量

燃煤锅炉耦合生物质运行状况（包括火焰形状、温
度场、污染物排放、碳烟）的影响。 目前生物质直燃

相关的中试研究主要针对单一容量和类型的锅炉，
结论并不一致。

２）缺乏成熟的高效、灵活大比例掺混生物质燃

烧技术。 由于生物质来源不稳定及燃烧特性多变等

特点，高比例掺混生物质技术应满足从燃料制备、风
粉系统输运和燃烧组织上实现煤粉和生物质在大比

例范围内可调，并保证较高的燃烧效率。 由于煤粉

（７５ mｍ）和生物质粒径（１．５ ～ ６．０ ｍｍ）的差异，一般

需要配置额外的生物质燃烧器。 而目前对高性能生

物质燃烧器，以及高性能的高比例掺混生物质的煤

粉燃烧器，都缺乏成熟的设计和应用。 尤其考虑到

生物质来源的不稳定性，当缺乏生物质时，适用于燃

烧生物质的燃烧器如何高效燃烧煤粉，或燃烧煤粉

的燃烧器如何高效燃烧生物质，均是迫切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
对于新建的生物质锅炉或生物质掺烧锅炉，可

通过控制蒸气温度、受热面管材、使用管道涂层等方

法避免腐蚀。 针对我国秸秆类生物质燃料，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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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过程中添加抗结渣剂提高灰熔融温度［５９］ 来

降低结渣现象。 然而对于已有燃煤机组，大比例掺

烧时需充分考虑到锅炉受热面结渣和沾污风险。
３）制粉系统的优化及匹配有待升级。 目前对

于电厂中大比例生物质原料的加工和处理仍缺乏成

熟的低成本技术和装备［６］。 不仅生物质原料供应

和加工需要较高的运营成本，已有燃煤磨机在进行

生物质破碎时，往往出力和效率均严重下降。 在已

有的磨煤机系统上同时磨制生物质和煤时，难以保

证 ２ 者粒度匹配，因此共磨时生物质最大掺烧比例

仅为 ５％。 掺烧比例更高时，为避免磨煤机堵塞，往
往需要配套独立的生物质处理给料系统，而这一系

统往往成本高、容量小，难以满足高比例掺烧的需

求。 在制粉系统中，生物质耦合发电系统发生爆炸

的概率较高，需要特别注意生物质颗粒输送和储存

安全性。 生物质经处理后水分低（１５％左右）、挥发

分极高（７０％～８０％）、密度较低，运输过程中易遭到

机械性损坏，因此生物质颗粒物产生粉尘水平高，在
密闭空间里易发生火灾甚至爆炸。 英国 Ｔｉｌｂｕｒｙ 电

厂和丹麦 Ａｖｅｄøｒｅ 电厂都曾发生过重大爆炸事

故［６０］，经济损失严重。 因此在储运过程中需监测温

度、可燃气体水平，注意通风，必要时安装除尘器捕

集粉尘。
４）研发生物质掺混比例在线监测技术。 燃煤

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生物质电价补

贴或其他政策，需对其中生物质的发电量进行识别

和定量。 间接耦合方式中生物质发电量可通过在燃

气输送管道上安装在线分析仪和流量计进行折算，
方法简便，较为可靠，已应用于国内间接耦合的发电

项目［３９］。 而直燃耦合中生物质计量难度较大，国内

还未进行大型示范应用，理论方法主要包括入炉前

计量和入炉后计量两大类［６１－６４］。 其中，入炉前的计

量方法基于生物质和煤物理性质的差异，主要包括：
① 利用称重传感器进行质量计量，利用光学成像系

统对燃料输运系统进行拍照，并基于图像识别算法

识别其中生物质的混烧比例或掺混杂质［６１］；② 利

用光谱识别或 Ｘ 射线识别确定生物质比例。 以上

方法虽然理论上可实现在线测量，但前期需要收集

大量的基础燃料信息并进行系统训练，目前停留于

试验研究阶段。 入炉后的计量法主要基于生物质和

煤化学性质的差异，如某种元素组分差别较大，进而

通过分析烟气中该种元素的组分变化情况来反推生

物质掺混情况。 如基于生物质和煤中不同硫含量，
利用烟气中 ＳＯ２含量反推生物质含量，需提前标定

其函数关系［６２］；生物质含有一定量的１４Ｃ，其半衰期

为 ５ ７３０ ａ，煤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变１４Ｃ 含量基本为

０，基于检测烟气中１４Ｃ 含量可以推算生物质掺烧比

例［６３－６４］，国外已证明了该监测技术的准确性和可行

性，并得到国际能源署（ＩＥＡ）验证，但目前国内还未

形成相关标准，亟需发展成熟的生物质掺混比例在

线测量技术。

５　 结语与展望

１）燃煤耦合农林生物质发电技术在欧洲等发

达国家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实践证明在

有力的监管和激励政策下，煤粉炉和流化床机组可

由燃煤过渡到全燃生物质，是公认的降低燃煤机组

ＣＯ２排放的关键路线之一。
２）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林生物质资源

虽然储量丰富，但未被资源化利用。 受限于原料成

本偏高、政策补贴不到位和高比例耦合技术不成熟

等原因，我国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发展较为缓

慢，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３）我国燃煤机组直燃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目

前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缺乏稳定低成本的生物质

原料供应和加工流程、无成熟的高比例耦合技术、受
热面沾污腐蚀、掺烧时生物质发电量的计量尚未形

成标准等。
４）生物质作为一种国际公认的“零碳”能源，在

碳交易体系中有着巨大优势。 未来，燃煤机组耦合

生物质发电技术在我国电力板块降碳中将发挥重要

作用，需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① 政策上，需要在国

内形成一套经济性的可复制、可传播的生物质原料

加工流程和模式，建立稳定的生物质供应产业链，落
实合理的生物质利用补贴政策和配套激励措施；
② 在技术上，需大力开展生物质掺混相关基础研

究，发展大比例掺烧范围内生物质掺混比例灵活可

调且高效的燃烧技术，解决生物质掺混比例在线监

测、生物质粉碎、上料及高效燃烧方面技术难题。 同

时需要按耦合比例由低到高开展生物质耦合发电示

范项目，探索 ＢＥＣＣＳ 技术，逐步将火电机组从原料

减碳过渡到原料脱碳直至烟气脱碳，推动生物质在

碳减排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Ｒ］． 北京：电力

规划设计总院，２０２１．
［２］ 　 王利宁，彭天铎，向征艰，等 ．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转型路

径分析［Ｊ］ ． 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２１，２９（１）：２－８．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ｉｎｇ，ＰＥＮＧ Ｔｉａｎｄｕｏ，Ｘ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

９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洁 净 煤 技 术 第 ２８ 卷

ｔｒａｌｉｔｙ［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１，２９（１）：２－８．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０ ［ Ｒ ］．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２１．

［４］ 　 马文超，陈冠益，颜蓓蓓，等 ． 生物质燃烧技术综述［ Ｊ］ ． 生物

质化学工程，２００７（１）：４３－４８．
ＭＡ Ｗｅｎｃｈａｏ，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ｙｉ， ＹＡＮ Ｂｅｉｂｅ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４３－４８．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ｉｔｙ［Ｒ］． Ｐａｒ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２０．

［６］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Ｗ 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ｉｒｉｎｇ［Ｒ］．
Ｐａｒｉｓ：ＩＥＡ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６．

［７］ 　 李少华，刘冰，彭红文，等．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

研究［Ｊ］ ． 电力勘测设计，２０２１（６）：２６－３１．
ＬＩ Ｓｈａｏｈｕａ，ＬＩＵ Ｂｉｎｇ，ＰＥ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ｎ，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２１（６）：２６－３１．

［８］ 　 ＲＯＮＩ Ｍ Ｓ，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Ｓ，ＭＡＭＵＮ Ｓ，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７，７８：
１０８９－１１０１．

［９］ 　 樊静丽，李佳，晏水平，等． 我国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应用潜力分析［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２１，５０（１）：７－１７．
ＦＡＮ Ｊｉｎｇｌｉ，ＬＩ Ｊｉａ，ＹＡＮ Ｓｈｕｉ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５０（１）：７－１７．

［１０］ 　 李晋，蔡闻佳，王灿，等．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电力部门的生物质

能源技术部署战略研究［ Ｊ］ ． 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２１，１３（１）：
５９－６４．
ＬＩ Ｊｉｎ，ＣＡＩ Ｗｅｎｊｉａ，ＷＡＮＧ Ｃａｎ，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１３（１）：５９－６４．

［１１］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 ３０６０ 零碳生物质能

发展潜力蓝皮书［Ｒ］． 北京：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

产业分会，２０２１．
［１２］ 　 万志远，陈丹，吴慧芳，等． 甲烷碳源的反硝化作用机理与工

艺技术研究进展［Ｊ］ ． 净水技术，２０２０，３９（６）：９０－９６．
ＷＡＮ Ｚｈｉｙ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Ｄａｎ， ＷＵ Ｈｕｉ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Ｊ］ ．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９（６）：９０－９６．

［１３］ 　 ＤＥＭＩＲＢＡＳ Ａ．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ｕ⁃
ｅｌｓ［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０
（２）：２１９－２３０．

［１４］ 　 ＶＡＳＳＩＬＥＶ Ｓ Ｖ，ＶＡＳＳＩＬＥＶＡ Ｃ Ｇ，ＶＡＳＳＩＬＥＶ Ｖ 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Ｊ ］ ． Ｆｕｅｌ， ２０１５， １５８：
３３０－３５０．

［１５］ 　 ＤＥＭＩＲＢ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
ｅ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ｂｏｉｌ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 Ｊ ］ ．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０５，４６（６）：３８７－３８８．
［１６］ 　 金康华，章康，季银飞，等．煤与生物质中高温共热解特性研究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２０，４９（９）：３９－４５．
ＪＩＮ Ｋａｎｇ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Ｋａｎｇ，ＪＩ Ｙｉｎｆｅｉ，ｅｔ ａｌ． Ｃｏ－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ｔ 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９（９）：３９－４５．

［１７］ 　 王立群，张羽钧，马亮． 生物质与煤共气化灰熔融和结渣特性

［Ｊ］ ．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５２（４）：１３０７－１３１５．
ＷＡＮＧ Ｌｉｑ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ｊｕｎ， ＭＡ Ｌｉａｎｇ．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ａｇ⁃
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ｓｈ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ｏ－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５２（４）：１３０７－１３１５．

［１８］ 　 姚宗路，赵立欣，ＲＯＮＮＢＡＣＫ Ｍ，等． 生物质颗粒燃料特性及

其对燃烧的影响分析［ Ｊ］ ． 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 （ １０）：
９７－１０２．
ＹＡＯ Ｚｏｎｇｌｕ，ＺＨＡＯ Ｌｉｘｉｎ，ＲＯＮＮＢＡＣＫ Ｍ，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 ｆｕｅｌｓ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０，４１（１０） ：９７－１０２．

［１９］ 　 ＢＡＳＵ Ｐ，ＢＵＴＬＥＲ Ｊ，ＬＥＯＮ Ｍ Ａ．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１， ３６ （ １ ）：
２８２－２８８．

［２０］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Ｗ Ｒ，ＭＯＲＲＩＳ 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ｂｉｏ⁃
ｍａｓｓ ｉｎ ＰＣ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Ｒ］． 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
Ｐｏｗｅｒｇ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９．

［２１］ 　 王西伦，初伟，刘平，等． 生物质气化耦合燃煤发电机组的燃

烧特性分析［Ｊ］ ． 电力科技与环保，２０２１，３７（５）：２２－２８．
ＷＡＮＧ Ｘｉｌｕｎ，ＣＨＵ Ｗｅｉ，ＬＩＵ 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ｅｒ ｓｅｔｓ［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７
（５）：２２－２８．

［２２］ 　 ＫＨＡＮ Ａ Ａ，ＤＥ ＪＯＮＧ Ｗ，ＪＡＮＳＥＮＳ Ｐ Ｊ，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Ｊ］ ．
Ｆｕ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９０（１）：２１－５０．

［２３］ 　 胡南，谭雪梅，刘世杰，等． 循环流化床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

研究进展 ［ Ｊ ／ ＯＬ］． 洁净煤技术： １ － １０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２ ］．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３６７６． ｔｄ． 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１７５７．
００４．ｈｔｍｌ．
ＨＵ Ｎａｎ，ＴＡＮ Ｘｕｅｍｅｉ，ＬＩＵ Ｓｈｉｊｉｅ，ｅｔ ａｌ．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
ｍａ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 Ｊ ／ ＯＬ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２］．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３６７６．ｔｄ．２０２１０９１０．１７５７．００４．ｈｔｍｌ．

［２４］ 　 黄中． 循环流化床锅炉优化改造技术［Ｍ］． 北京：中国电力出

版社，２０１９．
［２５］ 　 王俊，龙慎伟，马同胜，等． ６６０ ＭＷ 机组煤粉锅炉掺烧生物质

的数值模拟 ［ Ｊ ／ ＯＬ］． 洁净煤技术： １ － １１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３６７６． ＴＤ． ２０２１０３２６． １５５８．
００４．ｈｔｍｌ．
ＷＡＮＧ Ｊｕｎ， ＬＯＮＧ Ｓｈｅｎｗｅｉ， ＭＡ Ｔ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ｏ － ｆｉ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ａ
６６０ ＭＷ ｂｏｉｌｅｒ［ Ｊ ／ ＯＬ］．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 － １１［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２ ］．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３６７６． ＴＤ．

０２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郭慧娜等：燃煤机组耦合农林生物质发电技术现状及展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２０２１０３２６．１５５８．００４．ｈｔｍｌ．
［２６］ 　 ＯＬＡＤＥＪＯ Ｊ，ＳＨＩ Ｋ，ＭＥ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 ｆｉｒｉｎｇ［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２０１９，
１５８：１６４０－１６４５．

［２７］ 　 林博文． 生物质与煤共热解行为及协同效应研究［Ｄ］．杭州：
浙江大学，２０２１．

［２８］ 　 ＰÉＲＥＺ－ＪＥＬＤＲＥＳ Ｒ，ＣＯＲＮＥＪＯ Ｐ，ＦＬＯＲＥＳ Ｍ，ｅｔ ａｌ． 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ｃｏａｌ ｂｌ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ｏｉｌｅｒｓ：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７，１２０：６６３－６７４．

［２９］ 　 王学斌，谭厚章，陈二强，等． ３００ ＭＷ 燃煤机组混燃秸秆成型

燃料的试验研究［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４）：１－６．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ｂｉｎ， ＴＡＮ 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 Ｅｒ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ａｗ ｉｎ ３００ ＭＷ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ｕｒｎａｃｅ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 ２０１０， ３０
（１４）：１－６．

［３０］ 　 王一坤，邓磊，贾兆鹏，等． 燃煤机组大比例直接耦合生物质

发电对机组影响研究［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２１，５０（１２）：８０－９１．
ＷＡＮＧ Ｙｉｋｕｎ， ＤＥＮＧ Ｌｅｉ， ＪＩＡ Ｚｈａｏ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ｕｎｉｔｓ［Ｊ］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５０（１２）：８０－９１．

［３１］ 　 王爽奇，田宇，龚迎莉，等． ３３０ ＭＷ 煤粉锅炉掺烧生物质气化

气对锅炉性能的影响分析 ［ Ｊ］ ． 电力学报， ２０２１， ３６ （ ５）：
３９７－４０３．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ｑｉ， ＴＩＡＮ Ｙｕ， ＧＯＮＧ Ｙｉｎｇｌｉ，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ｉｌ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ｇａｓ ｉｎ ａ ３３０ ＭＷ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１，３６（５）：３９７－４０３．

［３２］ 　 ＺＨＯＵ Ｃ，ＧＡＯ Ｆ，ＹＵ Ｙ，ｅｔ 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ｏｘ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２０２０，３４（５）：６３９２－６４００．

［３３］ 　 周伟健，潘佩媛，张乃强． 东北地区草本生物质灰熔融及结渣

特性实验研究［Ｊ ／ ＯＬ］．热力发电：１－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２］．ＤＯＩ：
１０．１９６６６ ／ ｊ．ｒｌｆｄ．２０２１０７１２３．
ＺＨＯＵ Ｗｅｉｊｉａｎ，ＰＡＮ Ｐｅ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Ｎａｉｑｉａ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ｈ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ＯＬ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 １１
［２０２２－０３－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６６ ／ ｊ．ｒｌｆｄ．２０２１０７１２３．

［３４］ 　 张沛．６６０ ＭＷ 燃煤电厂商用 ＳＣＲ 脱硝催化剂的失活分析与

再生探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７．
［３５］ 　 ＹＩＮ 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ｉｒ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ｏｉｌ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ｒ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０，１９６：１１７－１２９．

［３６］ 　 张东旺，范浩东，赵冰，等． 国内外生物质能源发电技术应用

进展［Ｊ］ ． 华电技术，２０２１，４３（３）：７０－７５．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ｗａｎｇ， ＦＡＮ Ｈａｏ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 ．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３（３）：７０－７５．

［３７］ 　 杨卧龙，倪煜，雷鸿． 燃煤电站生物质直接耦合燃烧发电技术

研究综述［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２１，５０（２）：１８－２５．
ＹＡＮＧ Ｗｏｌｏｎｇ，ＮＩ Ｙｕ，ＬＥＩ Ｈｏ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５０（２）：１８－２５．

［３８］ 　 毛健雄．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 Ｊ］ ． 分布式能源，２０１７，２（５）：
４７－５４．
ＭＡＯ 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７，２（５）：４７－５４．

［３９］ 　 井新经，陈运，张海龙，等． 生物质耦合发电技术及发电量计

算方法［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１９，４８（１２）：３１－３７．
ＪＩＮＧ Ｘｉｎｊ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４８ （ １２）：
３１－３７．

［４０］ 　 ＹＩ Ｑ，ＺＨＡＯ Ｙ，ＨＵ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ｃｏａｌ，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２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 ａ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ｆｕｅ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８，２２５：
２５８－２７２．

［４１］ 　 谢方磊． 十里泉发电厂 １４０ ＭＷ 机组秸秆发电技术应用研究

［Ｊ］ ． 山东电力技术，２００６（２）：６５－６８．
［４２］ 　 吴跃明，吴智泉． ６６０ ＭＷ 超临界燃煤锅炉引入生物质气再燃

方案及运行特性分析［Ｊ］ ． 分布式能源，２０１８，３（１）：１４－２０．
ＷＵ Ｙｕｅｍｉｎｇ， ＷＵ Ｚｈｉｑｕ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ａｓ
ｒｅ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６６０ ＭＷ ｓｕｐ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Ｊ］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８，３（１）：
１４－２０．

［４３］ 　 水电水力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
［Ｒ］． 北京：水电水力规划设计总院，２０２１．

［４４］ 　 国网浙江省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浙江生物质发电产业

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报告［Ｊ］ ．农电管理，２０２０（８）：３７－４２．
［４５］ 　 闫雨东． 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区位及时机决策研究

［Ｄ］．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２０．
［４６］ 　 石炎，薛聪，邱宇平． 农林生物质直燃电厂灰渣资源化技术分

析与展望［Ｊ］ ．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９，３６（２）：１２７－１３９．
ＳＨＩ Ｙａｎ，ＸＵＥ Ｃｏｎｇ，Ｑ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ｈ ａｎｄ ｓｌａｇ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３６（２）：１２７－１３９．

［４７］ 　 梁胜男，赵玲，董元华，等． 生物质灰渣对红壤中 Ｃｄ 含量及其

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 Ｊ］ ．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６， ４４ （ ５ ）：
４５１－４５３．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ｎａｎ，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ＤＯＮＧ Ｙｕａｎｈｕａ，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ｆｌｙ ａｓｈ ｏｎ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ｒｅｄ
ｓｏｉｌ［Ｊ］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４４（５）：４５１－４５３．

［４８］ 　 姜士宏，胡文平．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需上网电价政策支持

［Ｎ］． 中国能源报，２０１８－０７－３０（１７）．
［４９］ 　 黄玉文，钟奇振． 探秘世界最大生物质发电厂［Ｊ］ ． 环境，２０１７

（７）：５６－５８．
［５０］ 　 谢光辉，郭兴强，王鑫，等 ． 能源作物资源现状与发展前景

［Ｊ］ ． 资源科学，２００７（５）：７４－８０．
［５１］ 　 ＬＵ Ｈ，ＲＯＢＥＲＴ Ｗ，ＰＥＩＲＣＥ Ｇ，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ｉ⁃

ｏ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２００８，２２（ ４）：
２８２６－２８３９．

［５２］ 　 ＬＵ Ｈ，ＩＰ Ｅ，ＳＣＯＴＴ Ｊ，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ｎ
ｄ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 ］ ． Ｆｕｅｌ， ２０１０， ８９：
１１５６－１１６８．

１２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洁 净 煤 技 术 第 ２８ 卷

［５３］　 梁晓锐，王勤辉，骆仲泱，等． 煤粉和麦秆加压富氧共燃中燃

烧特性和硫转化规律实验研究［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２１，５０（６）：
１８－２５．
Ｌ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ｒｕｉ，ＷＡＮＧ Ｑｉｎｈｕｉ，ＬＵＯ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ｏｘｙ－ｆｕｅｌ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Ｊ］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５０（６）：１８－２５．

［５４］ 　 程偲哲，邹春，姚青，等 ． 生物质三组分在 Ｏ２ ／ ＣＯ２气氛下的

着火行为研究［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１，２７（２）：１６１－１６９．
ＣＨＥＮＧ Ｓｉｚｈｅ，ＺＯＵ Ｃｈｕｎ，ＹＡＯ 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Ｏ２ ／ ＣＯ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７（２）：１６１－１６９．

［５５］ 　 龚振，宋长忠，李媛媛，等 ． Ｏ２ ／ ＣＯ２气氛下升温速率对生物质

与煤矸石燃烧特性的影响［ Ｊ］ ． 太阳能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９）：
３６６－３７４．
ＧＯＮＧ Ｚｈｅｎ， Ｓ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ｇａｎｇ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Ｏ２ ／ ＣＯ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ｎｅｒｇｉａｅ Ｓｏ⁃
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１（９）：３６６－３７４．

［５６］ 　 李珊，李凤杰，闫勇，等．单颗粒燃料燃烧特性研究方法综述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４１８２－４１９８．
ＬＩ Ｓｈａｎ，ＬＩ Ｆｅｎｇｊｉｅ，ＹＡＮ 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ｕｅ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４１８２－４１９８．

［５７］ 　 ＭＩＬＩＣ′ＥＶＩＣ′ Ａ，ＢＥＬＯŠＥＶＩＣ′ Ｓ，ＣＲＮＯＭＡＲＫＯＶＩＣ′ Ｎ，ｅｔ ａｌ． 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 － ｆｉｒｉｎｇ ｌｉｇ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ｏｉｌ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２１，１８１：１２１７２８．

［５８］ 　 ＬＩＵ Ｑ，ＺＨＯＮＧ Ｗ，ＴＡＮＧ Ｒ，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ｃｏ－ｆｉｒ⁃
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ａｓｔｅ ｆｕｅｌｓ ｉｎ ａ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ｏｘｙ－ｆｕ⁃
ｅ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 ． Ｆｕｅｌ，２０２１，２８６，１１９３１２．

［５９］ 　 刘宏宇，张守玉，宋晓冰，等．抗结渣生物质燃料研究进展［ 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０，２６（１）：２２－３１．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ｌａ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２６（１）：２２－３１．

［６０］ 　 ＡＢＥＬＨＡ Ｐ，ＣＩＥＰＬＩＫ Ｍ 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ａｍ－ｅｘｐｌｏｄｅｄ ｗｏｏｄ
ｐｅｌｌｅｔ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ａ ｃｏ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２０２１，３５（３）：２３５７－２３６７．

［６１］ 　 钟丁平，欧阳业精，巩延果，等．一种声光识别的生物质燃料智

能采样系统及方法：ＣＮ１０４５９６７９２Ｂ［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６２］ 　 徐金苗． 煤与生物质混燃中生物质识别技术和混燃比校核模

型研究［Ｄ］．北京：清华大学，２０１０．
［６３］ 　 雷廷宙，何爱玲，李在峰，等．生物质与煤耦合燃烧电厂生物质

掺烧比１４Ｃ 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Ｊ］ ． 可再生能源，２０２１，３９
（１０）：１２８７－１２９３．
ＬＥＩ Ｔｉｎｇｚｈｏｕ，ＨＥ Ａｉｌｉｎｇ，ＬＩ Ｚａｉ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ｒａｄｉ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Ｊ］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１，３９（１０）：１２８７－１２９３．

［６４］ 　 唐宇星． 基于１４Ｃ 法的生物质与煤混燃掺混比例计量方法研

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２１．

２２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